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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三回宝黛读书问答探析

合意情不厌 知己话投机

摘 要：《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回答贾母和贾宝玉有关读书的问话不同，就是作者要表明宝黛互为知

己，心有灵犀，黛玉的这番话是为情投意合的知己宝玉而特意说的，而且这一观点伏映全篇，体现了曹雪芹

的“草蛇灰线”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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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三回作者曹雪芹继第二回借冷子兴

之口演说荣国府的重要人物之后，安排林黛玉在母

亲仙逝之后进贾府来揭帏撩幕，引出贾门荣府的重

要人物，这期间自然少不了宝黛初会。经过层层铺

叙、千呼万唤，主人公贾宝玉华丽出场。宝黛二人相

见，心有灵犀，且不论照应了第一回的“木石前缘”，
本文主要说说林黛玉回答贾宝玉有关读书的问话。
当晚饭过后贾母亲切地问黛玉念何书时，黛玉回答

“只刚念了《四书》”；接着黛玉回问众姐妹时，而贾母

则说她们不过认得两个字。话音未落，宝玉来了。经
过一番相认之后，宝玉紧接着就问：“妹妹可曾读

书？”黛玉回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得几

个字。”前后不过千余字，而从叙述的时间来看也不

过须臾，但林黛玉有关读书的问答却大相径庭，历来

评论家都作了考证，认为林黛玉进贾府实为寄人篱

下，照应了前文的“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

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但数番品读后，笔者认为曹

公之意并不在此，他重点是要表明宝黛互为知己，心

有灵犀，黛玉的这番话是为情投意合的知己宝玉而

特意说的，在偌大的贾府，真正懂得宝玉的也只有黛

玉，而就这一观点伏映全篇，则可见曹雪芹的“草蛇

灰线”笔法。
一、贾宝玉人物形象的设定

第一，“女娲炼石补天”神话传说的意义。
《红楼梦》以“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开篇，其除

使用了春秋笔法之外，意义主要在于作者自况。
“女娲炼石补天”这一神话传说见诸多处，如《山

海经》《淮南子》《列子·汤问》等，其主要内容是：女娲

炼就五色石补天，其目的是平息灾难。这是这则神话

传说自身具有的文化意义，无论在历史沿革中被历

史化、宗教化、寓言化，还是小说化，这则神话传说都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文学作品中传承了“挽

救危亡”之意。《红楼梦》中，女娲补天所炼之石中有

一块因无补天之材，被弃于大荒山无稽崖的青埂峰

下，在经历几世几劫之后慢慢通了灵性，能闻人言，

能现世事。此石见其他一同出炉的五色石都被用去

补天，唯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不由得自怨自艾，终

日悲恸不止。之后经一僧一道度化伴随宝玉降到凡

间，与宝玉生死相随。那么，贾宝玉和“通灵宝玉”的
艺术形象就诞生了：通灵宝玉本为补天而炼，却无补

天之材；贾宝玉生逢贾府大厦将倾之时，在长兄贾珠

英年早逝之后，口衔“通灵宝玉”本就意谓着传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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娲补天”自具的历史意义，自然要担负挽救家族于危

亡的重任。
第二，贾宝玉的人物形象。
在《红楼梦》中，作者在主人公贾宝玉尚未出场

之前就为他设定身世，即前世为西方灵河岸三生石

畔赤瑕宫的神瑛侍者，在仙界他能不间断地坚持灌

溉绛珠仙草而使其久延岁月，说明他本就是一个有

担当的“侠士”，那么下世为人之后，他不可能失却本

性，自然会担负起该负的责任。
作者置宝玉于“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

尽上来了”的荣府，口衔“通灵宝玉”诞生，并假通灵

宝玉补天之造寓宝玉为挽救贾府衰败命运而投胎于

世。作为荣府继承者，贾府全靠他来拯救，于是合府

上下众星拱月般以他为核心，他的喜怒哀乐牵动着

每一个人的心。于情于理、于家于国，荣府上下也必

须要求宝玉熟读经书，参加科举、走上仕途，唯有如

此，他才堪负重任。
从《论语》提出”学而优则仕”开始，中国封建社

会的学术核心，读书、教育的终极目的便是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隋代实行科举制度之后，科考的内

容便是“四书五经”，经过宋明理学的勃兴，清代明确

规定科考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以八股文体为形式。
所以要想挽救家族于危亡，宝玉必须饱读经书，走科

举之路，即书中所说“仕途经济”，这就是贾宝玉人物

形象的设定依据。但是，《清会典》和《清代科举人物

家传资料汇编》明文规定，凡童生必须亲自填写年龄

及籍贯并延至上三代，确认并担保其姓名；如果有冒

籍或身遭刑犯及出身不正者等，刻意隐瞒者必须五

人连坐，担保者也不可幸免；另外从历代的登科录中

也可看出，但凡直系三代亲属内有获重罪者，绝对不

允许参加科举考试。而曹雪芹之父曹頫便是皇帝下

令抄家的“钦犯”，因此曹雪芹纵然学富五车、才高八

斗，依然无缘科考，而在当时社会，无法入仕就不能

实现齐家之责。孟子曾言“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

贫”，抛却治国平天下不论，齐家首先要解决温饱，在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利诱之下，致仕无疑是

最有保障的齐家之策。而无论“学而优则仕”，抑或

“仕为贫”，曹雪芹都因出身被拒之门外，更何况抄家

之后想要捐官也囊中羞涩 （尽管曹雪芹不屑如此）。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
的：精通经学却无法恃其致仕，和“通灵宝玉”一样无

补天之资，那么即使通读“四书五经”又有何益？作者

把自己的愤懑不平都赋予宝玉和“通灵宝玉”：“通灵

宝玉”被弃之后恨己无补天之才而“日夜悲号”；而贾

宝玉则把恨己无补天之资的情绪宣泄到了“仕途经

济”和“四书五经”之上。
作者用大量的情节来渲染并强化这一观念，把

宝玉对“四五书经”的愤恨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尤
其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这一情节，尚不论其直接、
间接诱因为何，其根本原因便是贾政与贾宝玉这一

对父子价值观的不同。儒学推崇以孝治天下，《孝经·
开宗明义章》明确提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

父母，孝之终也”，而宝玉厌恶经学，又不求仕进，不

能光宗耀祖，实为大不孝。行文至此，作者终于把宝

玉肩上的责任明朗化。我们再回头看第九回和第二

十三回，以贾元春为代表的封建皇权和以贾政为代

表的封建家长在让宝玉同诸姐妹搬进大观园时的嘱

咐：“娘娘吩咐，说你日日外头嬉游，渐次疏懒，如今

叫禁管，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你可好生用心习

学，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这自然而然的伏

笔，至三十三回一语成谶。
身为父亲的贾政要求儿子一方面读经书走仕

途，一方面多和清客儒雅之士交游。无奈儿子极其

厌恶经学，而且惯于伏低做小，平素身边人怎样闹

腾都惹不到宝玉，宝玉反而会为他们揽责掩饰，但

只要身边人一劝他读书上进，他便会翻脸，对袭人

如是，面对宝钗、湘云亦如是，甚至要撵他们到别处

去，“仔细玷污了你的仕途经济学问”，并叹息一个

冰清玉洁的女子，却被世俗玷污也学起了钓名沽

誉，中了国贼禄鬼之流的毒，着实有负天地钟灵毓

秀之德。不仅如此，宝玉从小为苦读经书之人起绰

号“禄蠹”，“蠹”乃虫也，厌恶之情不言而喻，还叫那

些走仕途之人为须眉浊物，如在第五回中，困得不

行的宝玉本是到贾珍书房休息的，却看到了汉代儒

学大师刘向年轻时求学的《燃藜图》和劝学仕途经

济的格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顿

时只觉浊臭逼人，直言“快出去，快出去”。那所谓的

仕途经济对于宝玉而言，犹如黑暗而肮脏的东西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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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而出，瞬间使人反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

当时整个社会道德的深刻堕落，所以宝玉在挣扎无

果的无奈中只有逃遁，方可获得精神上的解脱。由
此看来，作者以贾宝玉自况，对道统之学所标榜的

“仁义礼智信”深恶痛绝。
作者将这些皆落实到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上，

因此贾宝玉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读经书、走仕途了。通
观全书，唯有黛玉一人从不在宝玉面前提及此事，只

因黛玉最懂宝玉。
必须注意的是，贾宝玉虽厌恶经学，但又绝对精

通经学，文中宝玉会时不时地提及“四书”或引用“四

书”的内容就是明证，这一点又恰好表明了主人公贾

宝玉所处的无奈而又无助的窘境。
二、黛玉回答读书之问不同的原因———合意情

不厌，知己话投机

第一，黛玉的真性情。
第一次来贾府，第一次见自己的外祖母，年幼的

黛玉对外祖母的问话自然是知无不言，诚实回答。在
家庭教师贾雨村的教授之下，黛玉习学的自然是“四

书五经”，且只有一年不到的时间，所以她回贾母“只

刚念了‘四书’”。真实情况也是如此，黛玉系林如海

独女，无兄弟姐妹相携，自然无嫌隙之争，况又当儿

子教养，再加上贾敏乃大家闺秀，学问修养绝无虚

假，所以黛玉此时答话无须虚与委蛇。作者在后文中

也仍然不断深化黛玉的真。
第二，黛玉不只为宝玉而容，更为宝玉而泪，甚

至为宝玉而死，自然投机话也为知己宝玉而说。
宝黛二人乍一相见即如故人。且看黛玉初见宝

玉：先是心中疑惑到底是个怎样的懵懂顽童，人至眼

前，大吃一惊，只觉眼熟，这自然照应第一回的前世

之缘；紧接着用《西江月》二首批宝玉“潦倒不通世

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

谤”，于是心下了然，宝玉只是真性情，不喜正统道

学；最后宝玉也说了一句“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更

使黛玉视其为知己。既为知己，也最是懂她之人，那

么，无论宝玉在别人眼中如何顽劣异常、如何偏僻乖

张、如何天下无能第一、如何古今不肖无双，但在黛

玉眼中便是情感寄托、是心灵归宿。既如此，至真至

纯、至慧至敏的黛玉自会以真心、真性情来对宝玉。

所以，当宝玉问黛玉可曾读书时，黛玉一方面顺着贾

母前面刚说的话以示低调，另一方面讳宝玉所嫉答

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曹雪芹在行文中前伏后应，层层铺垫，环环相

扣。在第二十八回，他更直接地写出二人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前面围绕宝玉为给黛玉配药向王夫人申

请银子的话题引发了谁在撒谎一说，宝玉向宝钗求

证未果，黛玉在宝钗身后羞他，随着凤姐出场圆谎

之后，刚好贾母叫吃饭，黛玉不理宝玉起身走后，宝

钗催宝玉跟上，宝玉说“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
当宝玉在王夫人处吃完饭后急匆匆回到贾母这边

求和凑趣，黛玉张口就来“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

了”。六七百字之间，两人用同一语气说了同一句

话，足见两人真是彼此契合、腹心相照，也再一次照

应了第三回的“投机话儿只为知己说”。宝黛二人相

知相怜、相依相持，其思想认知的一致，非知己不能

至此。
总而言之，《红楼梦》中人物若干，懂宝玉的唯有

黛玉一人。曹雪芹在宝黛初见之时便伏下一笔，既照

应前文的“木石前缘”，又伏后文所谓的“金玉良缘”，
所以黛玉这一答话不只是寄人篱下的小心谨慎，更

是因为情投意合两不厌，投机话儿为知己说，真可谓

高山流水、曲高和寡，为后文的情节发展伏线。细读

全文，黛玉自始至终都不曾在宝玉面前提及“四书五

经”。宝黛二人心相通、情相依、话投机，人间至真至

知之情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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